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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衢州没有到青岛的直通车，我
和父亲只能在半夜抵达金华南站转车。
　　到达时，望着大门紧闭的候车厅和
门口通知凌晨三点半才会开放的公告，
父亲和我四目相对，无奈一笑。随后，
他领着我走进一旁开放的无人售票厅。
卸下笨重的行李，父亲招呼我坐在售票
的台子上休息，他去给我买宵夜。
　　我想寻一本书出来读，无奈厅内
灯光昏暗实在不允许，便一边等待，一
边揣摩当年朱自清先生等待去为他买
橘子的父亲时的心境，当初课堂上的
朦胧感受在此刻变得清晰深刻起来。
　　大约二十分钟后，父亲带着两碗
炒粉丝和两瓶冰啤酒回来了。炒粉丝
在意料之中，冰啤酒属实让我吃了一
惊。我好笑地想，也许我的随性就是
继承了父亲吧。在售票厅吃完宵夜
后，父亲躺在售票厅的桌台上休息，劝
我也躺下。也许是喝了啤酒的缘故，
一团团思绪像那遮挡了月亮的云笼罩

在我心头，我想出去走走。于是，我拒
绝了父亲的好意，拿着喝剩的半瓶冰
啤酒，慢慢晃出了售票厅，随意走向一
旁隐在路灯后面的亭子。
　　在这个快被行李塞满的小亭子
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旅人侧躺在长
椅上，正双手环抱住自己陷入梦乡。
我的两条腿无拘束地架在一旁的椅子
上，任思绪在夜色中放肆发酵……整
个七月，我都被高考失利的阴霾所笼
罩，人人都说高考后的暑假是最快乐
的一个暑假，对我而言它却那么漫长，
漫长到让人只想逃离，我能做的只有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分白天黑夜地睡
觉，与世隔绝。
　　“你坐在这里啊！”父亲突然出现，
打破了我的沉思，“进来躺着休息一下
吧。”“嗯，好，马上就来。”我嘴上这么应
和着，却无半点要走的动作。见此，父
亲不再坚持，独自一人走回售票厅。看
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想起动身去学校前

我一直说自己已经成年，可以独自去坐
火车，父亲却断然否决：“金华有那么多
站，大晚上的你一个人怎么可以呢？”于
是他陪着我从衢州坐火车到金华。他
甚至一脸严肃地告诉我火车上厕所的
使用方法：“厕所进去了之后是可以把
门锁给锁上的。”他讲得那么认真，以至
于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而当我在火车上提出要去上厕所时，他
立马从座椅上弹起来，领着我走到厕所
门前，告诉我那个门怎么打开，又仔细
为我检查门是否可以锁上。戴着口罩
的我实在忍不住嘴角上扬，不过我竟一
点也没感到尴尬。
　　终于，凌晨三点半，候车厅的大门
开了。所有灯光瞬间亮起，拥有着黑
暗所无法侵袭的光芒的候车厅宛若一
座神圣的教堂。我回头看了一眼外面
那片夜色，一个安静的夜，一个忧郁的
夜，一个等待黎明的夜，我想我这一生
也不会忘记。

凌晨时分的火车站
□洪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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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圆几多童年梦
□徐显章

　　童年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很
顽皮，常到村里人家的菜园里偷菜吃。
记得那时，谁家菜园种的啥，我们了如
指掌。譬如说，“掉了花”家的菜园有香
椿树，五爷爷家的菜园有胖韭菜，“三姿
娘”家的菜园有水葱，二爷爷家的菜园
有山芋豆……“行动”时，大家分工明
确，我因为较胖，就在墙角旮旯里负责
望风。
　　我问六奶奶“掉了花”的典故，老
人长叹一声：“自作自受啊！”据六奶奶
描述，原先“掉了花”是有名字的，论辈
分我应该叫他大爷。当年他用一担地
瓜干，娶了北山那边顶尖俊俏的一个
闺女。婚后俩人头回回娘家时，新娘
头上戴了一朵月季花走在前头，不经
意间月季花掉落了下来，新郎在后头
直喊：“掉了花了。”新娘觉得这话晦
气，生了一肚子闷气，于是对新郎置之
不理，急得他在后头直跺脚。没想到，

新娘因此抑郁而终，新郎也一蹶不振。
我们听了这个典故后，再也不敢去折

“掉了花”家菜园的香椿树芽了，唯恐
那个故去的新娘的魂魄，在我们小孩
屁股后面追赶。
　　“三姿娘”家菜园里的水葱很不
错，可因惧怕“三姿娘”的骂声，我们迟
迟不敢下手。遂转移方向，去摘“二爷
爷”家的山芋豆，到手后我们会去野外
寻找一道深沟，把山芋豆放进柴草堆
里烤熟食用。
　　我们还有个共同的外号——— 海猴
子，因为大家爱去退潮后的海边捡拾海
货。记得运气好的时候，我们能拣半竹
篮子墨鱼和花盖鱼。我把分到的几条
拿回家，母亲烀一锅带着她五个手指印
的玉米饼子，全家人吃得很开心。
　　童年时，学校里的劳动实践项目
有很多，拣拾小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
们要爱惜粮食，力争做到颗粒归仓。

复收地瓜也是一个力气活，父亲新做
的铁镢头上的两个锋利的尖，竟被我
一个秋季就给磨平了。
　　时光荏苒，如今的我已是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我们学校的教学楼和办学
条件堪称一流，冬季取暖用的是中央空
调。回首童年往事，有时我会不禁流下
眼泪。村里的老井早已没了踪影，我家
的担杖也找不到了，一起长大的伙伴们
很难聚到一起畅言过往，就像一只只曾
经玩耍过的陀螺各自拼命旋转。岁月
无情地加快了人们衰老的步伐，请允许
我用文字缅怀一下儿时的片刻记忆吧，
也顺便安慰一下童年的伙伴们。

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曲洪珍

　　傍晚的风凉丝丝的，吹在身上好舒
服。在阳台上望着喧嚣的街市，胃里的
馋虫忽然蠕动起来：馋辣子味了，就是
那种辣却又不是很辣的辣子。上周末
我就开始有馋意了，今天午睡后馋意愈
浓。于是，收拾停当，我只身一人来到
小吃街，寻美食。
　　街上挺热闹。虽然处于疫情期
间，但沿街的店铺开门的不少，客源也
还不错。我东逛西晃，四处寻觅，最终
循着人声来到一处有许多口碑不错的
小吃店的街区。一阵风吹过，鲜香的
辣味扑鼻而来，口水在嘴里澎湃汹涌。
我顺着风吹来的方向望去，过街天桥
边 ，一个卖辣子味的小吃铺映入眼
帘——— 一口大沿锅支在路边，老板正
里里外外地忙活着生意。
　　我快步走近，一锅彤彤的红，红油
透亮，丰富的食材被裹挟得严严实实，入
味得很！蓄谋已久的馋意，瞬间炸裂。

　　“老板，很辣吗？”
　　“辣得很哟！”
　　太辣的食物，虽香味十足，但我的
胃受用不了，只好无奈离开。我一步
三回头，恋恋不舍却也无可奈何！
　　冥冥中好像有神的指引，我走进
了小区北门的一家超市。进门就被眼
前的一大盆无骨鸡爪吸引住。
　　“老板，口感很辣的那种吗？”我急
急地问。
　　“辣度适中，口感清爽。你可以少
买一点，尝一尝。”老板循声走来，边回
我，边招呼其他客人。
　　我拿起搁置在盆里的铁勺，捞起
一只脆软的鸡爪，闻香识货。一股清
香瞬时钻进我的鼻腔，萦绕心头。鸡
爪肉质上乘，上面沾满了锈红明亮的
汤汁，可以想见制作过程中辅之以红
红的小米辣和当季的鲜花椒，使得它
色、香、味俱全。

　　不能再犹豫了！我果断拿起放置
在盆边的美食盒，装了半盒的量，然后
打包、称重、付款。
　　离开超市后，我向东急行，进入小
区，穿梭于小区里春夏交替的美景。
一路赏花看景，手里提着梦寐以求的
美食……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我疾步走进自家楼栋，两步并作
一步爬。噔噔噔，噔噔噔，争分夺秒，
几步蹿到了家门口。翻包找出钥匙，
迅速开门进屋。换鞋、放包、把盛鸡爪
的袋子放在餐桌上，然后冲进卫生间
洗手，准备大快朵颐！
　　小跑步奔向餐桌，坐稳，打开美食
盒，一阵麻香扑鼻。徒手从盒里拿起
一块鸡爪放入口中，油润入味，香辣可
口，味蕾被这美味“狂轰滥炸”，幸福
不已！
　　天底下怎么能有如此的美味呢？
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春天的秘密
□徐娟

扁豆秧苗探出小须
寻找攀附之物

水萝卜的芽崽顶开了土层
绿色铺开来

像一个急于长大的孩子
可是，可是

播种的人，不见了
　　

樱花又开了
不久，会有一场雨

在谷雨前后淋湿天空
那么多的落花

将交付春末夏初的风
忧伤着诉说

一个关于春天的秘密

云上书
□刘玮

三月，我们在云上相逢
用独有的声音迎接无声的春天

　　
大白以春天的名义雅集

从日出到日落，从日落到日出
暗影重重

云上，那么多的花朵形状不一
你爱着我，我爱着你

开启了花式运动

你看见的是我的微笑
我看见的是你的花开

越过绿叶的缝隙，和着蜂鸣蝶舞
无数道光，在云里纵横地飞

　　
这个春天没有迟到

云端漫步，我们“疫”路同行
当文字静静地茂密在纸页上

生命万物悄然进入
低头的一瞬，姹紫嫣红开遍

花香满苍穹

春雨里的追逐
□麦笛

我记得曾在一场春雨里
追逐你的方向

　　
身后是大片的黑暗

我面向田野
和那些渐渐要奔涌而出的晨光

　　
桃花盛开

目光在那些干枯的枝干间跳跃
可我触不到那缕若隐若现的春风

就像无法预测雨水
会在哪一刻打湿砖墙

　　
麦苗期待拔节 远山酝酿返青
一杯古酿浇不住焦灼和惆怅
江河水也瘦成衣带的形状

　　 　　
云朵涌动 我期待雨随风至
轻轻追赶少年的春衫和头发

　　
月色如洗

回首即是潮润芬芳的故乡


